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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岗，其实以前我并没有多少了解。当我踏
进白纸坊东街 2 号院时，安老早已离休多年。如果不
是因为参与拍摄经济日报社庆 30 周年宣传片的因缘，
我想我和安老不会有什么联系和交集。在拍宣传片之
初，印象颇深的是有人跟我说，要拍《经济日报》的历
史，不采拍安岗怎么能行呢？！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
说明了安岗在《经济日报》历史上的地位及特殊意义。
另外我听到最多的一句就是“脚底板下出新闻”——这
是他的新闻采访理念，通俗而朴实，与当下的“走转改”
可谓异曲同工。正是宣传片拍摄让我有机会进一步认
识了这位曾经在报界叱咤风云的老人，并有幸在数千
里之外的南国亲睹他的风采，聆听他的教诲，经历了一
次难忘的、对他而言也是最后一次的特殊采访。

2012 年 12 月上旬，社庆宣传片的拍摄制作已进
入收尾阶段，但对拍不拍安岗很纠结。他每年入冬前
都到海南去，等第二年天气转暖的四五月份才回北
京。按照原计划，社庆活动要在春节后“两会”前搞，拍
片子肯定等不到四五月份了。但如果为了几分钟的采
访，摄制组专门乘机换车去一趟海南，是否值得？我找
网站主要领导请示，领导态度很坚决：“去海南。联系
好，马上走。对这些老人来说，采访就是抢救性质的，
要尽量多拍，留资料也值啊！”于是，经报社离退办协调
后，我们摄制组一行 3人踏上了海南三亚之旅。

行前做了些功课，知道安老尽管说话表达能力还
好，但听力不好，身体也不是太好，采访的时间不能太
长，毕竟 90 多岁了。临去海南前，我们接到安老子女
委托，为其捎带的一箱药品，里面有胰岛素，需要保持
低温。我和王主任精心做了包装捆扎。

从隆冬的北京抵达三亚，下了飞机便感觉到一派
南国气象。经和安老夫人樊亢联系沟通后，约好 12 月
11日下午 3点 30分后到家中采访。

那天下午，我们来到他住的碧海蓝天小区附近。
初次登门，我有一种朝圣的感觉，专门去买了一提袋海
南特有的小香蕉等水果。买完刚一转身，忽然就下起
了雨，且越下越大。等跑到小区楼里，已浑身湿透。

先见到了和蔼的樊阿姨。她快90岁了，看上去身体
挺好。跟樊阿姨上到6楼，一个比较狭小的一居室，一个
护工阿姨住在小客厅里，陈设简单。屋里没有足够空间，
我们只能安排在楼下的室外进行采访。我们先下楼挑了
一个绿树草坪的背景，一会儿护工把轮椅上的安老推了
过来：白头发，白衬衣，浅黄色裤子，黑布鞋——一个你在
街边小院随时可以见到的那种普普通通的小老头。

采访时，我需要对着安老的耳朵大声地说他才能
听清。采访断断续续，安老的声音挺大，不时说到“经
济日报”、“王府井”、“北京”、“国家领导人”等字眼，吸
引了不少来来往往的行人驻足围观。谈到《经济日报》
创办之初和当年有关“让王府井亮起来”报道背景的一
些情况时，安老有些激动，两手在不停做着手势。采访
进行了半个多小时，我一直蹲在安老的对面，不时会上
前凑到他耳边与他交流。采访结束后，与二老聊了一
会，樊阿姨拿出当年毛主席曾 3 次接见安老的老照片
给我们看，还有安老一直坚持写的日记本，上面字迹整
整齐齐，时有对当下生活的简单评论，在“七一”这天，
还专门写了一段小短文，展现了一个新闻战线老党员
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和敬佩。我在想，安老的长寿应
该和常年动脑思考笔耕不辍有关系吧。最后，安老在
签名簿上郑重地签了名，一直微笑着与我们告别。

从三亚采访回来后，收到樊阿姨的短信：“小王同
志你好，提出一个希望，即请你寄张采访安岗的照片给
他，本月 20 日恰是他 94 岁生日，留作纪念。谢谢！”我
马上挑了两张采访时拍的照片，请离退办代为寄到。
几天后，樊阿姨来短信说：“信件照片收到，谢谢！”在
20 日当天，我给樊阿姨发了条短信：“今天是安老生
日，祝安老健康长寿，祝您二老开心幸福！”

社庆宣传片如期做好了，也不知安老是否来得及
看过。写这篇稿子时，我把安老的祝语那段又找出
来重温了一下：“祝《经济日报》越办越好！”这是他的
心里话。他见证了一段历史，他推动了很多事件，他
对这个世界、这张报纸满是眷恋和祝福。水有源，树
有根，我想许多经济报人也会在心里给他留出一个很
高的位置。

安老，一路走好！

4 月 28 日，《经济日报》首任总编辑安岗同志在海
南与世长辞。灵堂设置在他北京亚运村的家中，夫人
樊亢同志告诉我们，4 月 27 日清晨，弥留之际的“老安”
睁开眼睛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报纸呢？”昏迷之后再也
没有醒来。这位一生心系报纸、始终牵挂报纸、早起必
读报纸的报坛耆宿，就是以这句话作为他卓越人生“结
束语”的！

鲜花簇拥，挽联低垂。我们一行踏着轻缓而又沉重
的脚步走进灵堂，走近“老安”——30 年来，一茬又一茬
的经济报人都这样称呼他。党旗覆盖的骨灰盒上端，彩
色遗像中满头银丝的“老安”含笑望着前方，也望着我
们，似在交付重托：“报纸呢”⋯⋯恍然间，思绪被拉回第
一次见到“老安”的 30年前。

那是 1982 年盛夏的一天，《经济日报》创刊前夕，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的报社职工食堂，新到任的
总编辑召集新入社的大学生聚谈。我们事前即已得
知，安总将在与年轻人见面的场合发表就职演说，谈
如何创办《经济日报》、如何当好《经济日报》记者，可
谁 也 没 料 到 他 会 以 那 样 一 种 独 特 的 方 式 切 入 正 题

——“同志们！我是安岗，今年六十有四⋯⋯”刚起头
话音便戛然而止，随着他的目光，会场上所有人的目
光齐齐地落在前排一位正埋头翻阅杂志的小同事身
上。“你看的什么呀？”老安低头轻问。阅读者“理直气
壮”地答道：“《知识就是力量》！”老安剑眉一挑，不怒
自威：“你那‘知识’没有力量！”稍停片刻，又加重语气
说，“真正有力量的知识从实践中来，对记者而言，就
得从采访实践中来；对《经济日报》记者而言，采访中
欲知欲识，就得能在被采访对象从大门轰出来的时候
勇于从窗户翻进去⋯⋯”

这就是安岗同志就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开场
白”。后来由他详加表述并着力贯彻的一系列办报思
想，诸如“办好报纸需要拼搏精神”、“脚底板下出新闻”、

“各项事业都要争创一流”、“报社要办系列报刊，办出版
社，办电台、电视台（当时尚无网络及‘全媒体’概念）”等
等，都是在这段“开场白”后破的题。一席话，顿时把我
们这拨那时尚且年轻的经济报人鼓动得热血沸腾、跃跃
欲试，从此在老安等前辈的率领下，抓出了“来自长征路
上的报告”、“让王府井亮起来”等大批社会反响强烈的

新闻名篇，短短数年间处于创业阶段的《经济日报》即在
中国报业之林打拼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这段“开场白”，也可以称作安岗同志系统阐释其办
报理念及思路的另一次重要谈话的“引言”。谈话发生
在两年后的 1985 年 2 月 7 日下午，美国《华尔街日报》派
出一位名叫班妮特的女记者赴京采访安岗总编辑。笔
者时任总编室负责人，奉命作陪，于是有了那次对采访
的“采访”，有了一份“《经济日报》告诉《华尔街日报》”的
访谈记录。

这份记录经整理后我曾呈安岗同志过目，虽已见诸
于本报内部刊物，但迄今未公开发表。今天，已届“而立
之年”的《经济日报》正朝着“高端权威、国内一流、国际
知名的财经大报”发展目标奋力前行，老安当年在“《经
济日报》告诉《华尔街日报》”中表达的，不仅是昭示天下

“吾将砥砺奋进”的追求与情怀，也是他对从“开场白”到
“结束语”这段经济报人追梦历程的概括与诠释。

走出灵堂，回到报社，我写下悼文，并把 28 年前的
访谈记录作了适量删节并附于文末，以寄托对《经济日
报》创始人安岗同志的哀思。

老安的“结束语”和“开场白”
——送别安岗同志

□ 李洪波

记者（以下简称“记”）：很高兴访问你们的报社，贵

报主要刊登经济新闻，和我们报差不多。

安岗（以下简称“安”）：但我们报比你们年轻得多，
才两年。不过，中国报纸的年纪要是同邸报联系起来计
算，就有两千年历史了。

记：是否能介绍一下你们报纸最重要的报道思想是

怎么考虑出来的？

安：《经济日报》是我参与创办的第五张报纸。第一
张报叫《胜利报》。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正进犯中
国，我在山西当游击队长，当时我是一手拿枪打日本，一
手拿笔写文章。1938 年，我们建立了根据地，出版了那
张报纸,是朱德为我们写的报头。

我遇到的第一位新闻记者就是美国人，名叫史沫特
莱。那是 1937 年，会见是在山西河顺县西拐镇太行山
最高的山顶上进行的。

她当时穿了一身八路军的棉大衣，坐在一块石头上
和我谈话，我对她说，“你应该坐在石头后面，山上的风
太大”。史说，“我喜欢风！”她的性格对我很有感染力。
她问我，“你对打日本的胜利有没有信心？”我是个年轻
人，比较调皮，说，“你为什么到这个山上来？到这个山
上来的人都有信心！”史沫特莱满意地笑了。

记：当时你多少岁？

安：18 岁。后来，我又在晋冀豫三角地区出了个
《晋冀豫日报》。

第三次是 1940 年参加《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创办，
那是我们党的北方局机关报。写社论太枯燥，我就向刘
伯承、邓小平同志要求到前线去打仗。1945 年，我成了
新华社特派记者、晋冀鲁豫前线通讯社社长。这期间，
我认识了另外一位美国人——马歇尔。当时，我去南京
采访停战谈判，我问马歇尔，“美国人为什么支持蒋介石
打内战？”马歇尔答道，“我是为和平而来的。”我说，“但
愿如此。”战争还是打响了，我们建立和巩固了根据地，
达到 5000 万人口。再往后，刘邓大军南下了，上级要我
参加筹办《人民日报》。

现在，我是惟一还活着的《人民日报》创始人。进城
时《人民日报》是“三人领导集体——范、邓、安”，现在
范、邓已不在人间了，我还活着。《人民日报》报名是周
恩来起的。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在河北平山县的
西柏坡，我去见他们时，周问，“报纸起什么名字好？”
我说，“我愿用《解放日报》。”因为，延安时期党中央的
机关报就叫《解放日报》。周说，“应该叫《人民日报》，
人民好。”多年来，我接触过的中央领导都告诉我，我
们的报纸要为人民。从 1945 年到 1982 年，我一直是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1982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中央把工作重

点 转 到 经 济 建 设 上 来 ，要 办 一 份 全 国 性 的《经 济 日
报》。这件事从 1978 年算起、研究准备了 3 年，许多人
参与，终于在 1982 年让我来筹办。《经济日报》是我参
加办的第五张报纸。当时很多人劝我不要来办这个
报纸，认为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可以抱残守缺，捧着

《人民日报》这个金饭碗，省得担风险。但我没有犹豫，
认为应该试一试，现在已经试验了两年零两个月。我
不敢说办得完全好，但已经增加了办好它的信心。

这两年多的《经济日报》有几个特点，头一个就是对
中央的精神，用我们可以达到的速度最快地加以报道
和评论。比如我今天下午回来说，“中央有个精神，明
天让这个精神见报”，他们（指当时在座作陪的几位部
门负责人——整理者注）这些做编辑的，不论是哪级干
部、哪个部门，都完全可以按要求落实。这样，就能让
中央精神尽快与各地干部群众见面。第二个特点：我
们提出了一些中央和老百姓都很关心的问题。这类报
道在我们的报纸上是大量的。比如今天（2 月 7 日）的
报纸——“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决定，国际海员俱乐部向
中国海员开放”，这就是在我们的报纸上连续 20 天进
行报道和讨论后产生的效果。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上
海海员俱乐部盖了一个饭店，不向中国海员开放。我
们认为，在国际航线上航行的中国海员也是国际海员，
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不应该有差别。我们对这件事
提出了批评并且在报纸版面的重要位置持续报道，直
到上海的中国海员问题得到解决。总之，这类问题中央

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指示，也没有任何精神，是我们独立
作出判断的。这样做我们是要冒点风险，因为批评都会
有阻力。另外，我们还支持一切先进的事物。2 月 6 日
的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同日本合作的“大冢”药
厂，生产的药品质量很好，可一些医院宁愿用低质药品
也不愿买好的，导致这家合资企业的好药品都积压在仓
库里，生产难以为继。我们认为，不能让这样的企业倒
闭，就在昨天的报纸上报道了这个问题，并发表了评论，
今天又继续报道，明天和以后还要继续下去。第三个特
点是，既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又更多地起用年轻人。我
们报社人员的平均年龄是 33 岁，许多部门负责人都只
有 30岁左右。

记：我想请你回过头来再详细谈谈第一个特点。中

央有些会议你们报社可以参加，这与美国不同，我们的

制度与你们不一样，因而美国人对此不大理解。你是否

参加中央的会议，或者直接与中央领导对话？

安：重要的不在于我个人是否参加会议，而是我们
党有个传统，要通过报纸指导工作。

记：你们中国的报纸是否有个级别，贵报与一般单

位相比是不是要高一些？

安 ：我 们 办 报 的 宗 旨 是 为 人 民 服 务 ，不 搞“ 官
气 ”。 我 们 的 报 纸 是 党 中 央 领 导 的 报 纸 ，是 中 央 党
报。中央党报共有 3 个——《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我们已经创造和将要创造几个中国的报业第一：
其一，出版时间是各报最早的。现在，每天下午就

能在香港的报摊上买到当天的《经济日报》。要做到这
一点，报纸必须在凌晨两点钟之前付印，很紧张，不然在
香港就看不到。2 月份以来，我们做到了天天都在两点
钟之前付印。

其二，第一个用电脑排版编报。下一步还要争取第
一个使各个采编部门普遍用上电脑。

其三，发行量的增长速度全国第一。中国的报纸
有个惯例，每年的 1 月份发行量都要下降一些，这是各
种因素造成的。我们打破了这个惯例，今年 1 月比去
年 12 月增长了 4 万多份，2 月份又增长了 4 万多份。去
年，我们的发行量月均增长 3 万份，今年的增长幅度将
会超过去年。

其四，我们要兴办多种事业。除了《经济日报》，还
办了《第三产业报》、《中国花卉报》等报刊。花卉市场不
能小看，世界花卉年交易额已达 400 亿美元。我们还在
上海组织了信息交流活动，成立了企业家俱乐部。

记：据说《经济日报》要在香港出版英文版，有没有

这个计划？

安：有，正在办。我们已经在香港办了《中国经济新
闻》英文周刊，将来还想在香港出经济日报报系的中文
报纸，也争取在美国、在欧洲出《中国经济新闻》英文周
刊。

记：你们的总书记要求你们的报纸以经济为特色，

是不是说可以不注意政治问题了呢？

安：那是指我们的报纸不要办成一般性的政治报
纸。我们的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问题就是政治问
题。因而，我们要抓宏观经济，抓国际经济，抓经济理论
问题，不仅发表一般的经济新闻和评论，而是要在报纸
上反映出这“三抓”来。我们去年开了两次中青年理论
座谈会，其中莫干山那一次就收到了 1300 位中青年学
者的理论文章，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央很重视。今年 4 月
份，我们还要在四川再召开一次中青年理论讨论会，讨
论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价格、工资、教育与经济的
关系、上层建筑如何为经济基础服务、计划经济条件下
如何发展商品经济，等等。

记：对政治问题，你们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

安：参与者。我们始终把政治工作视为经济工作的
动力。比如精神文明，没有精神文明，搞经济建设是不
可能成功的。

在报社内部，我们也这样要求，各方面的工作都要
争创一流。现在，我们的报上每天都有一段罗开富从长
征路上发回的专电，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已经去访问
正在沿当年红军长征路徒步采访的罗开富了。罗开富
是我们的榜样，他每经过一个省，我都要去看他，看他怎
样爬雪山，怎样过草地，怎样采访、写稿。

记：没有多少记者能做到这一点。

安：我们要为记者创造条件，让他们得到锻炼，成为
名记者。

记：你刚才谈了不少报社兴办各种事业的情况，我

很感兴趣。但我对另一个问题同样感兴趣，那就是你个

人的工作情况。

安：我自己一天要上 3 个班，白班、中班、夜班。报
纸版面的大样，绝大部分我要看，重要的选题得和编辑
们一起商定，社论我也参与起草。

记：能否具体告诉我，哪篇社论是你写的？

安：我们是集体撰写，参与定题和写作的可以说人
人都有份。
（节选自《安岗同志接受班妮特记者采访的谈话记录》）

“ 要 越 办 越 好 ！”
□ 王茂林 附录

《经济日报》告诉《华尔街日报》
□ 李洪波

上世纪 80年代的安岗同志。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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